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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这一典故出自《论
语·泰伯》：“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
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其意
为有志向的人不能不培养坚强的意
志，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所
以时时松懈不得，必须勇毅前行。

道，《说文解字》释其为：“所行道
也。”多部典籍从不同角度总结“道”
字：道，理也，路也，直也，通导万物
也，众妙皆道也。其本义为道路，引
申为方法、技艺、规律、学说、道理、道
义以及自然法则，逐渐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核心理念。

任重道远是入世精神的彰显。
孔子周游列国，以弘道为己任，面对
各种嘲笑与挫折，他始终不肯放弃理
想。他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去发
扬光大“道”，而非依赖“道”来彰显
个人。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中记载，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一路

跋山涉水，只争朝夕，心有远大目标，
怎能让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扰乱步
伐呢？祭遵是东汉中兴将领，为人廉
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
家无私财，临终前，“问以家事，终无
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后汉
书》评价他：“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
于当世。”

在百家争鸣中，“道”一直是核心
命题。儒家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

“忧道不忧贫”，将追求道义真理视为
人生终极理想，发出“朝闻道，夕死可
矣”之叹；对于志趣不一的人，强调

“道不同，不相为谋”，展示了坚持操
守的鲜明态度。道家以道为名，把道
作为万物的起源，“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是有规律
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世间万事万物，都要存有敬畏
之心，遵循着规律而运行。春秋时期
郑国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
迩”的哲学命题，提倡天道与人事相

分离，以务实措施处置灾情等政务，
闪耀着人本主义的光辉。

作为沉浸在烟火气息里的老百
姓，总是将“道”融入自己的行为准则
当中。“人横有道理，马横有缰绳”，将
道理作为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事都
不能为所欲为，必须言有依据、行
有约束。千百年来，民间既包容各
式各样的生存智慧，允许“千个师傅
千个法——各有各的门道”，但一贯
鼓励做人要堂堂正正走大道，不可走
邪门歪道，如此方能行稳致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越是伟大的梦想、伟大的事
业，就越是艰巨、越是任重道远。任
重源于对自身责任的清醒认识，道远
源于对宏大目标的更高要求。功崇
惟志，业广惟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
力和耐心，志存高远、脚踏实地。须
知任重而道远，勇担重任，直道而行，
脚下有道，心底亦有道。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文图来源：
《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

♠树种：4棵均为春榆，榆科，榆属。
♠位置：洮南市古树街和育英路交汇处。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11年。
♠古树历史：1914年栽植。

夜幕初降，福建泉州古城，石板路上还泛着日间的
余温。一名年轻游客在肃清门遗址前，从颇具闽南风
情的锦囊中抽出一枚信物——这不是旅途的纪念品，
而是一把通往未知剧场的“钥匙”。接下来，他可能跟
随“市舶司官员”穿梭于讲述“海丝”传奇的番坊遗址，
也可能在某个闽南古大厝的天井里，聆听悠扬的南
音……这便是戏剧盲盒演艺《偶遇世界·因为刺桐》的
精彩桥段。

时尚感、潮流感，是戏剧盲盒演艺吸引人的重要因
素。它精准切中了“Z世代”追求未知、惊喜与沉浸式
体验的心理。观演之旅从抽取信物那一刻便已开始，
观众不再是座椅上的静观者，而是剧情的参与者乃至
触发者。这种将“我来看戏”转变为“我来寻戏”的模
式，打破了传统剧场无形的“第四堵墙”。一名观众亲
身参与《偶遇世界·因为刺桐》后说，“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个转角会遇到什么故事，这种探索感太迷人了”。迷
人，恰恰在于突出了“人”。文化场景的设置，文化活动
的创新，只有融入人的真切感受、人的切实互动、人的
情感要素、人的想法创造，才能激荡出不一样的创意
感、释放出别样的文化味。

然而，仅有盲盒的形式，文化产品热度不免昙花一
现。文化服务、文化产品的生命力，源于对千年文脉的
深刻理解，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偶遇
世界·因为刺桐》为例，其内核是刺桐港作为宋元时期

“东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货仓”的厚重历史，其底色是
南音、梨园戏、木偶戏等非遗瑰宝的璀璨光华。“求木之
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深深扎
根文化土壤，探寻文化故事、加快文化创新，才能更好
焕发文化光彩。

创新，不离文化本源，也要更新叙事方法。这就要
求我们不能“板起面孔”，而应展现年轻态、青春感。《偶
遇世界·因为刺桐》的编导团队中，有人像“翻译家”，将
古雅的地方戏曲元素巧妙编织在现代戏剧的节奏里，
让南音的箫弦琵琶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推动
剧情、撩拨心绪的有机组成。情景交融、人物互动等设
计，也让观众跟随“马可·波罗”或“李叔同”的脚步，与
故事里展现的梦想与抉择产生共情。这正是守正与创
新的生动诠释——守的是文化之魂，创的是表达之法。

为创新之举点赞之余，也需冷静前瞻。戏剧盲盒，
是贴近青年受众的新探索，也面临新挑战。如何避免
同质化？关键在于打造独特的内容与艺术品质。不少
地方都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富矿，深挖本地文化资源，
才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如何保持生命力？这
需要建立可持续的创作与运营机制，开发系列衍生品，
形成完整IP生态。如何平衡商业与艺术的关系？在
追求市场效益和观众热度的同时，须警惕过度娱乐化
对文化深度的消解。守护文化表达的纯粹性与思想
性，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才能更好丰富
文化表达形态、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当文化产品以青春姿
态与年轻人进行真诚而热烈的互动时，当文化创新释
放出更多诚意与创意时，年轻一代也回馈以超预期的
热情、共鸣与再创造。这是赓续传承中涌动的新生
机。文化传承需要更多探路者，每一代人都是创造者，
人人参与、人人贡献，中华文明的星河定会愈发璀
璨。 （据《人民日报》）

任 重 道 远
●黎先实

我 看 我 说我 看 我 说

人们谈论江南名楼时，一般只举出三
座：洞庭湖的岳阳楼、武汉的黄鹤楼和南
昌的滕王阁。其实在万里奔腾、浩荡无涯
的长江岸边，还有两座建楼历史特殊、文
化价值极高的楼：一曰位于千年帝王州南
京狮子山上的阅江楼，二曰长江与嘉陵江
交汇处重庆龙脊山上的鸿恩阁。

阅江楼的建楼史很具传奇色彩。明太
祖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对建楼的兴趣似
乎超乎寻常。他不只提议建阅江楼，还具
体钦定楼址为金陵狮子山上；他不只选了
楼址，还亲自操觚，洋洋洒洒撰写一篇长
1198 字的《阅江楼记》；他不只自己写了
《阅江楼记》，还下旨叫大臣宋濂以同样的
题目也写一篇《阅江楼记》。宋濂的这篇
《阅江楼记》还被收入《古文观止》中。虽
然关于楼的记文写了两篇，但这座楼却只
打了地基，迟迟未能建起来，在漫长的历
史时期处于“有记而无楼”的状态。直到
2001年，这座600年前朱元璋“立项”的阅
江楼才终于建立起来，正如有人写诗所
云：“一江奔海万千里，两记呼楼六百年。”
阅江楼巍峨耸立，楼上立起了超大型汉白
玉碑，碑的南面刻上了朱元璋的《阅江楼
记》，碑的北面刻上了宋濂的《阅江楼
记》。登楼于凌霄之上，阅江阅世，抚今追
昔，感慨万千，乐何言哉？此处游人如织，
胜地佳境，已成为江东第一楼，是南京市
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景观。

重庆鸿恩阁建于2009年，它比南京阅
江楼要晚一些，但同样与明代的皇帝有
关。相传明建文帝在此遇险，前为悬崖，
后有追兵，危难之际十八只鸿雁飞来，张
开翅膀搭起一架“鸟桥”，驮着建文帝飞离
险区。后人感恩神雁有灵，在此修建宏宁
寺。至清道光年间，有任姓乡绅感菩萨保
佑妻儿之恩，复建古寺，更名为鸿恩寺。
香火兴盛时，十二大殿自江畔排列到山
巅，蔚为壮观。岁月沧桑，庙宇屡次被

毁。进入新世纪，重庆在此地建鸿恩寺森
林公园。鸿恩阁是公园中在鸿恩寺原址
上建起来的高七层现代仿古建筑，飞檐揽
云，鎏金溢彩。它是公园十二景之冠，位
于主城区最高观景台，是重庆文脉的点睛
之笔。

我荣幸应邀为鸿恩阁作记，现记文已
刻碑于鸿恩阁旁。敝作最后一段，我没
有就鸿恩阁写鸿恩阁，而是放眼华夏祖
山——昆仑山，写中国的气脉和文脉，如
何凝聚在沿浩荡长江铺开的五座楼观上：

嗟乎！天地双日月，江南五名楼。岳
阳楼者，抒忧乐情怀，儒楼也；黄鹤楼者，
悟世事变幻，道楼也；滕王阁者，展骚客风
采，才楼也；阅江楼者，察古今得失，政楼
也。今鸿恩阁卓然而立，扬鸿恩大爱，倡
孝道人伦，德楼也。斯阁雄踞扬子上风上
水，首接昆仑云海云涛，浩浩汤汤，国脉气
运一以贯之，堪与名楼肩列，同壮神州山
河之声色欤？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
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典型
的儒家情怀和抱负，称岳阳楼为“儒楼”是
实至名归。黄鹤楼被崔颢的诗讲得很明
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不是“道楼”是什么？唐代干谒文学之风
盛行，王勃抓住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强调

他的文章是“即兴天成”，“此殆天授，非人
力也”。此事又是发生在以才子著称的江
南，由此当然可以把滕王阁定为“才楼”。

朱元璋于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之时，
积极谋划建楼，他在自己写的记文中说得
明白，不是为“飞舞盘旋，酣歌夜饮”，而是

“便筹谋以安民，壮京师以镇遐迩”；宋濂
在他记文中说得更为明白：建楼在于“发
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
此阅夫长江而已哉？”所以称阅江楼为“政
楼”是理所当然。重庆的鸿恩阁强调在孝
顺父母的生命本源的基础上，进而升华为
尊师敬长、知恩图报的感恩文化，这是一
种由家到社会到祖国的大爱大德。我在
《鸿恩阁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真情实感：
“立高阁之上，于繁华之间，想天地之赐，
思国家之佑，感人民之恩，念父母之爱，忆
师友之助，鸿恩沐浴，情思万汇，恍闻当年
暮鼓晨钟。”所以重庆鸿恩阁配得上“德
楼”的桂冠。

世人都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很出名，
但很少有人知道时任巴陵郡太守的滕子京
写给范仲淹求写记文的信也很出名。没有
滕的信就没有范的文，那将是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化史多大的损失啊！滕子京的信叫
《与范经略求书记》，他在信中说：

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
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

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
巨卿者不成著。

这五句话不止感动了范仲淹，至今读
到这段话的千千万万读者也为之感动。
它凝练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山水审美与人
文精神交融的深层逻辑，作为时间凝固符
号的楼观，正是这深层逻辑的支撑点。楼
观始终是连接天人的审美空间，它不单纯
是地理坐标，更是具有超越性的审美载
体，成为审美历史的见证者，未来前程的
展望者。读懂了滕子京这段话，我们会更
明白《岳阳楼记》的诞生及其影响如此广
大和久远，绝不是偶然的。

长江以其江最长、流域最广、文化最
多样的特点著称。长江名楼是长江文化
的精华，作为标志性的名胜景点，长久矗
立在那里，吸引无数研究者和参观者。长
江名楼是文化窗口和文化驿站，研究这些
名楼，我们可以发现长江上游、中游和下
游的文化历程，在相同中又有不同的特
色。楼和江、楼和文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我想用八句韵文作为收束：

名楼婀娜，辉映江波。
历史聚焦，千年文脉。
文以楼传，楼因文火。
江山有待，不负家国！

（图片由作者提供）
（据《光明日报》）

长 江 说 楼
●龙协涛

阅江楼 徐强/绘

文化传承需要更多探路者
●刘晓宇

北国的冬天，总是要来得早些，且不说温
婉的江南，就连辽宁的最南部，冬天也比这里
来得迟缓。所以，我称这里为北方以北。白
城的冬天是独具特色的，它带着几分粗犷、几
分豪迈的凛冽。这凛冽是有声音的，是风掠
过旷野的长啸，是冰层在夜间崩裂的脆响，是
热腾腾生活从冻土下破出的喧腾。

旷野的叙事诗

白城冬天的风，是有性格的，它不似
江南微风那般絮语。因为毫无遮挡，它从
科尔沁草原深处席卷而来，卷着雪面子漫
天飞扬——从屋檐，从树梢，从小山包，从平
地，从一切它能经过的地方。

白城冬天的风是有纹理的。它掠过光秃
秃的树梢，吹得喜鹊窝摇摇欲坠，喜鹊站在枝
头，随着枝杈一起摇晃，像是在荡秋千。喜鹊
迎风而立，高昂着头，每声鸣叫，都能附和枝
杈相互敲击，如骨节相扣的轻响；它闯过电
线，就像是大地在调弦，为这世界演奏一场交
响乐；它横扫湖面冰原，就如同巨兽贴着冰面

喘息，偶尔夹杂着“咔嚓”的脆裂。
大风是不知累的，就这样刮呀刮，一直

刮到夜里，吹得窗棂呜呜咽咽的，这是大风
在窗外讲述古老的故事——有时低沉，像蒙
古长调在天地间盘旋；有时骤然转为尖锐的
嘶鸣，仿佛万马奔腾掠过冻土；到了后半夜，
又化作绵长的、叹息般的呼啸，一遍遍抚摸
着沉睡的屋顶。清晨醒来，就能看到窗玻璃
上晶白的霜花了，那一片像树叶，这一片像
花草，还有的似江、似山。

大地的呼吸

每一条河流封冻的过程，都是一场宏大
的交响乐，像亿万颗玻璃珠同时轻碰，最后凝
结成一整块青蓝的镜子。静夜里将耳朵贴在
冰面上，便能听见水底传来的声音——水流
暗涌低沉的“咕咚”声，冰晶生长清脆的“叮
叮”声，还有偶尔一声爆裂般的“砰砰”声。

日出时分，巨大的冰面在温度变化中苏
醒，也迎来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在冰
面上抽冰嘎、打出溜滑，在薄冰区踩“冰泡

泡”，一脚下去，“噗嗤”一声轻响，带着满足的
破裂感。穿开裆裤的孩子拖着冻得红红的屁
股，在大孩子中间穿梭，即使摔倒了也不吭一
声。这是天上人间最难得的细碎的快乐。

人间烟火气

屋檐冰凌融化时的滴答声，是冬日里最
温柔的时间刻度。“嗒”，一滴落在下面的雪
堆上，砸出小坑；“嗒”，又一滴，不紧不慢。
如细雨轻奏。这是家家户户做饭时，屋内蒸
腾的热气熏熟了屋檐上的冰溜子。它们被
这人间烟火气吸引，从一身傲骨到自愿坠落
凡尘。屋内，折柴的“咔咔”声，菜下锅的“刺
啦”声，锅铲与铁锅碰撞的“锵锵”声此起彼
伏，饭菜香味溢满长街短巷。

夜晚的热炕头上，声音变得低沉柔软。
炭火盆里偶尔“啪”地爆出火星，老人烟袋锅

“吧嗒吧嗒”轻响，开水在铁壶里“咕嘟咕嘟”
翻滚。低声的家长里短，偶尔的笑声，这些
声音被厚厚的棉门帘挡在屋里，暖融融地酝
酿着睡意。

寂静之声

无风的时候，白城的冬是安静的。那不
是无声，而是被放大到极致的细微声响。

雪夜，能听见雪花飘落的“簌簌”声，极轻
极软，像天空在絮语。若屏住呼吸，似乎能觉
察雪片落在睫毛上的触感。偶尔，远处传来
一声犬吠，在雪野上空荡地回响，更显天地辽
阔。鸡鸭鹅和牛羊们也都安静地睡着，似乎
若是谁踮了脚，都会打扰夜的深沉。

在河流的冰面上独行，寂静是有重量的。
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呼吸凝成白气时的微响，
冰层在脚下极轻微地“嗡嗡”共鸣。这时，一声
遥远的冰裂从湖心传来，像大地在梦呓，那孤
独的回响，让人突然明白何为“天地一沙鸥”。

声音里的春天

当第一滴檐水在深夜“咚”地落入瓦罐，白
城人知道，冬天开始松动了。这声响起初稀疏，
渐渐绵密，汇成早春的前音。冰河开冻的信息在
某个深夜传来，如远方亲人的来信，道声好久不
见。风声一天天软下来，开始携带些许的暖意。

白城的冬天，就在这一片声音的交替中，
完成它的叙事。风声是壮阔的开篇，冰裂是高
潮的震撼，人间烟火是温暖的主体，而屋檐的
滴答声，是终章的余韵。这些声音交织在一
起，告诉每一个倾听者：凛冽的寒冬里，生命依
然在喧腾；最深的寂静中，春天已经在赶路。

白 城 冬 韵白 城 冬 韵
●常伟红

心香一瓣


